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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校园”栏目欢迎大家发表各种看法，

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莆田学院报。

◆微话题：郭凡谈《流浪地球》

2 月 11 日，在春节大火的贺岁片《流浪地球》

的导演郭帆在美国曼哈顿举办影迷见面会时说道，

这次影片取得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观众宽容。确

实，中国科幻电影和好莱坞科幻电影仍有很大差

距。但他也表示对中国的科幻电影事业他还是很看

好的。你看了这一部新春贺岁片吗？觉得怎样？你

认为中国现在的硬科技电影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和

哪些发展机遇呢？

@halftheworldaway：看完这部电影，我的第一

感觉是新，相对于中国以往拍过的和科幻擦边的电

影相比，《流浪地球》以未来世界和宇宙作为宏大背

景的设定着实让我眼前一亮。但是单单作为一部影

片，一部科幻片来讲，我认为它仍有诸多不足甚至

是值得批评的地方，特别是在演员的台词上。综上

所述，这部电影是不完美但值得一看的。

@倦狂：并没有去看这部电影。但因为这部电

影极端的两极分化评价而略有了解。个人的理解是

尽管说国产科幻电影有所进步值得肯定，但也不该

双标地去过度吹捧，这样便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

即是有人说的，你能无脑给满分好评我就能无脑给

一分差评，不少国产电影进步空间还很大，不少的

看客态度进步空间一样很大。

◆微话题：华为折叠手机

5G，意味着更快的网络运行速度，更高的可靠

性与更低的时延。2月 24 日，华为发布该公司首款

5G折叠屏MateX，惊艳的折叠屏，全新的交互设

计，一步到位的 5G 手机，这三个理由足以支撑起

华为X系列的未来感。你对 5G手机的到来有什么

期待吗？你觉得 5G时代的到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

来怎么样的变化呢？你对 5G时代的到来又有什么

样感想呢？

@葉二与Rosamund：5G 时代即将到来，不仅

是网速加快，也意味着信息技术将有机会进一步融

入到日常生活中，也许是更加便利，也许有更多困

扰。而现在，对于折叠屏的使用，网络上也是观点不

一，是真正有意义的改变，或者是“空心技术革命”？

时间将给我们答案。

@ 2333 荷兰豆：华为 5G 手机的成功开发代

表了中国科技在电子领域的实力，且不说优先，但

着实不落后。华为公司的技术开发不能就此止步，

希望华为公司能够就着现在的势头继续研发，让华

为 X系列能够在技术方面更进一步，占据世界前

列，引领中国科技全面走向世界。

栏目主持：林嘉晖鲁笑吉唐逍黄好

栏目内容选自本校学生微博

佳卿篇

咖啡厅里暖气很足，从四处溢出来的可可味

熟门熟路地钻进食客的鼻子里，桌上咖啡的热气

氤氲在窗户的玻璃上。窗外初雪正猛，街道的商

铺像穿了大棉袄的孩子，躲在被白雪粉饰的树

下、屋檐下。刚刚和程眠分手的林佳卿面无表情

地看着窗外，店里放着《后来的我们》，是她最喜

欢的五月天，。

十二月份的南京街头，大雪兜头而下，不过

九点钟，街上已是冷冷清清。林佳卿围着厚厚的

拼色围巾，穿着一件灰色格子大衣和雪地靴慢吞

吞从咖啡厅里出来，眼睛红肿得像桃子，鼻尖也

微微泛红。手机突然响了，是段小小。“你没事吧？

我听蚊子说你们分手了！真的吗？”段小小的声音

像自带扩音器，听得林佳卿一激灵，边走边说：

“蚊子怎么这么快知道？”“看来你还想瞒着我们，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好好的怎么会分手？他是不

是劈腿了，要真这样……”林佳卿边快步走边打

断：“哎呀，不是，你别瞎猜了，是我提的，我回宿

舍了和你细说吧！”

段小小和赵子闻是林佳卿的发小，2010 年的

夏天，他们一起初中毕业，段小小和林佳卿考上

了江北一中，而赵子闻成绩不佳，只得花高价去

了另一所高中，两所高中离得很近。就算高中学

业繁忙，三人感情依旧很好，经常到学校附近的

洞子火锅聚餐。

重庆的夏天，热得和店里大大小小的火锅一

样，狂烈而滚烫。高一开学前的新生军训，艳阳高

照，红绿相间的操场上，段小小和林佳卿穿着不

合身的军训服隐匿在一堆迷彩绿里。军训第三

天，他们排里有人晕倒了，还是个男生。一米六的

林佳卿站在倒数几排，只看见一个男生在得到教

官的允许后迅速背起地上的男生跑向医务室。两

个人在阳光下拉出了一道长长的影子，头发上的

汗水熠熠发光，没晕倒的男生脸部棱角分明，很

快消失在了教学楼的拐弯处。军训继续，站了许

久军姿教官才吹哨解散休息。段小小早上没带

水，渴极了，拉着林佳卿一路小跑到学校的小卖

部。

买完水，拥挤的人潮中，林佳卿在门口的椅

子上看见刚刚军训晕倒的那个男生，还有背他的

男生。两个人嘴里都叼了一根冰棍，面色红润，生

龙活虎，一点都不像中暑的人。他们正在大笑着

说些什么，似乎在吐槽对方的演技。感受到段小

小和林佳卿的目光，两个男生抬起了头，其中一

个挤到林佳卿面前，笑嘻嘻地说：“我记得你们也

是 11 排的，我叫梁逸明，你们不要把看到的向教

官打小报告哦！谢谢帮忙！对了，你们叫什么？作

为我们进高中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话还没

完，又一个高大的身影叠了过来，猛拍了一下梁

逸明的肩膀，笑着开口：“你又泡妞，快走啦，等会

来不及了。”接着转过来对她们说：“同学，我是程

眠。我们先走啦，如果教官有点到我们的名字，麻

烦你帮我们打个掩护，就说我在照顾他，下次请

你们吃刨冰！”还没等林佳卿和段小小反应过来，

两个人已经奔跑着跳离了视线，在校门口浓缩成

了句点。

开学后，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林佳卿和

程眠不仅同班，还是前后桌。好不容易捱到下课，

林佳卿跑去了 15 班找段小小。段小小看到她激

动地说不出话，笑得脸都出汗了才说道：“你知道

吗，我……那个梁逸明和我同班，就坐我隔壁隔

壁的隔壁，我下课还找他搭话了！他说记得我们，

放学和程眠请我们去吃刨冰。”林佳卿背对阳光，

雪白的校服上披了一层毛茸茸的光，她笑着说：

“这么巧！那个叫程眠的和我同班，还坐我前面，

不过他没说请我们去吃东西呀。你又花痴，我们

直接去会不会不太好，才刚刚认识……”“哎呦，

这有什么的，梁逸明都开口说了，我们拒绝才不

好意思呢！”“可是我们不是和蚊子约好，放学去

喝奶茶吗，总不能放他鸽子吧。”段小小一拍脑

门：“对哟，我居然忘了，没事啦没事啦，叫他改吃

刨冰吧，他不会介意的，大不了他那份我来请

嘛。”林佳卿被噎得语塞，早就知道段小小重色轻

友，但是绝没想过她这么没有原则，看到她这么

兴奋，只好作罢，答应了她。

自从吃完那次刨冰，五个人熟络了不少，林

佳卿从这次的聊天中知道了程眠也和自己一样

是宫崎骏迷。五个人聊得越来越投缘，东拉西扯，

天南地北，在学生爆满的刨冰店里坐到九点半才

各自回家。也是因为一同回家，林佳卿才知道其

实自己家和程眠家离得很近，不过隔了一条街。

和蚊子、小小他们告别后，林佳卿跨上单车，和程

眠一前一后地在微凉的夜晚驶过霓虹闪耀的街

市。

像之前一样，期中考后的周五，五个人又去

吃了刨冰，蚊子和小小因为家里有事中途离开

了，而程眠要去奶茶店打工，所以三个人今天没

在店里待太久。也是开学不久林佳卿才知道程眠

一直都有在外面打工，军训时候的“来不及”指的

就是去做兼职。林佳卿和两人在刨冰店门口分了

手，骑车回家，梁逸明则约了女朋友，程眠去奶茶

店。骑车到半路，林佳卿突然想起来程眠的钥匙

还在自己口袋，吃刨冰的时候程眠先寄存在她这

里的。林佳卿掉头去程眠兼职的那家奶茶店，然

后就在门口看到程眠一把抓住坐在椅子上的一

个男生，她认得那个男生，也是一中的，叫周小

天，是程眠的堂弟，程眠从十岁后就寄住在他叔

叔家，堂兄弟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一脸挑衅

地看着程眠，程眠眼睛通红通红，一只手攥成了

拳头正要朝他脸上落下，林佳卿不知哪来的勇

气，冲进店里拦下了他，把他拽了出去，出门的时

候对周小天狠狠瞪眼。

在街心花园安静的老槐树下，林佳卿像训斥

弟弟一样对程眠说：“就算他的样子很欠揍，你先

打他你就占了下风。”本来还在气头上的程眠被

林佳卿这么一说，忍俊不禁，说：“哈哈哈哈，原来

好学生也懂得这些打架的规则呀，那我下次等他

挥拳给我，我再狠狠打回去，可以吗？”看着笑容

和月亮一样皎洁的程眠，林佳卿的雀斑又在红晕

下若隐若现，小声地嘟囔。“好好好，听你的。”程

眠认真地说。那一晚，月亮很亮，夹着路灯照在两

个人身上。女生的心思飞得很远，原来程眠生气

是这个样子，原来他也会打架，如果自己没有拦

下那一拳，真不知道后果会怎样。她问他为什么

要打周小天，程眠没有告诉她。但是林佳卿觉得

一定是周小天的问题。回家的路上，一盏又一盏

的路灯掠过林佳卿的脸，忽明忽暗，头发开心地

在风中一上一下跳跃。

第二天，程眠开始在林佳卿家门口等她一起

上学。后来的他也习惯了每天早起十分钟过一条

街再和她一起上学。而放学自然也是一起回家。

已入秋，天有些微凉了，程眠拉紧了校服的衣领，

一条腿斜在早晨的阳光下。林佳卿急急忙忙出

门，程眠笑着拍了下林佳卿的头：“你怎么穿得和

熊一样？还没到冬天呢。”林佳卿鼻音很重，看来

是感冒了:“你才是熊，今天很冷呐，反倒是你，穿

那么少装酷吗？”“我不用装，一直很酷。熊，快走

啦，要迟到了！”两个人嘻嘻笑笑骑着自行车在秋

阳中远去。

晚上的自习因为考试延迟了放学时间。林佳

卿的感冒越来越严重，已经开始头晕，数学试卷

在眼前一片模糊，数字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转

过头来借橡皮的程眠看到垂着头微微闭眼的她，

皱着眉头问：“你怎么了？”“我头晕，觉得很冷。”

程眠摸了摸林佳卿发烫的额头，脱下宽大的校服

裹住林佳卿，把她整个从座位上托起，一边扶着

她一边说：“你发烧了，要去医院。”林佳卿支撑不

住沉重的头，眼前一阵眩晕，一下子靠在程眠的

肩上。程眠的肩膀很宽，林佳卿靠得很安心，他把

她背了起来，班长去向办公室的老师报告情况，

帮忙把林佳卿送到了医院。

打了针还挂了点滴，林佳卿这才退了烧，看

着眼前打着赤膊的程眠，一直傻笑。林佳卿的妈

妈此时还在外面上夜班，不能及时赶回来，于是

托程眠和段小小帮忙照顾林佳卿。从医院出来已

是深夜，林佳卿因为刚刚退烧还没恢复好，过马

路时还有点恍恍惚惚，程眠就一手提着林佳卿的

帽子一手拿着她的书包，穿过车水马龙。医院离

林佳卿的家还有点距离，两个人虽然面露倦色，

却还是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程眠嫌弃她重，林

佳卿就要跳着打高她一个头的程眠。在一路繁星

和明月的相照下，两个人到了家门口，告别的时

候，程眠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两瓶药，认真地说：

“这两瓶药是我重金买的，你吃了一定要好。”说

完还瞪了瞪他的大眼。林佳卿笑得眼睛弯成了一

座桥：“好的，谢谢我的程眠大哥！明天我就生龙

活虎了！”说完和程眠击掌道晚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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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宝璋教授的《辅导员的大爱》，是一篇质朴的回忆，简单的言语

浸润着爱的真情，讲述了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故事，体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高尚

师德和仁爱之心。现将此文刊发，希望更多老师在这篇文章中找到认

同，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传递教育的温度，争当“四有”好老师———

辅导员的大爱
□商学院方宝璋

我在读小学时，是一个贪玩顽皮的

小孩，不喜欢读书，整天就只懂得疯玩。

但是自从上了初中，突然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我开始喜欢学习了。这个变化，

与初一时班里来了一位辅导员很有关系。

1964 年，我考入福州八中。当时学

校实行辅导员制度，即初一初二班级除

了配备一位课任老师当班主任外，还从

高二选派优秀生到初一初二班级担任辅

导员。那天，初一学生刚开学报到，我

班上就来了一位女辅导员———吴一萍。

她扎着大辫子，穿着碎花的浅绿色连衣

裙，身体比较瘦弱，脸色微显苍白，但

文静和蔼，眼睛清澈，透出一股爱的温

柔。

当时吴辅导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每

天下午三四节的自修课或课外活动课下

班级。每逢自修课，辅导员就带着课本

和作业本，坐在我们班级最后一排的空

座位上，认真地看书或做作业。如有同

学交头接耳说话，或不自修而做其他事

情，辅导员就悄悄地走到他身边，用食

指放在嘴唇上，轻轻地嘘一声，示意同

学不要说话而影响其他同学自修，或轻

轻拍拍你的脑袋、肩膀，示意你不要做

其他事情，专心自修。我当时对学习不

感兴趣，自修课经常与附近同学说话或

做其他事情，因此辅导员经常到我身边

嘘一声或拍脑袋、肩膀。虽然我屡遭辅

导员的提醒、纠正，但辅导员总是和颜

悦色，从没板着脸。

自修课结束时，我有时会好奇地到

辅导员坐的座位上看她的作业本。只见

她的作业本工工整整，娟秀的字迹，一

丝不苟，几乎每次课堂练习都是满分，

并且得到老师“优”、“很好”的评价。

如果是碰到课外活动，那可是我们

男同学尽情玩耍的好时光，打球、跳绳、

踢毽子、爬竹竿……样样都喜欢。每当

这个时候，辅导员总是站在操场上，看

着我们，防止我们不小心在安全上出问

题。当我们玩得满头大汗时，辅导员就

掏出手帕，帮我们擦汗。手帕里带着的

淡淡清香，至今常在睡梦中闻到。当我

们在活动时不小心把衣服划破了，或把

纽扣扯丢了，辅导员就拿出预先准备好

的针线，帮我们缝上。辅导员熟练优美

的缝姿，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时辅导员虽然只比我们大四五岁，

但在我们眼里，她与老师一样，完全是

一位大人了。辅导员把我们当作她的亲

弟妹，非常关心爱护。班上的同学有什

么事情，总爱找辅导员解决，而不愿找

班主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辅导员关

心爱护我们，赢得同学们的信赖和尊敬。

尤其是我，原来是一位贪玩顽皮的少年，

对于老师板着脸训话是家常便饭、习以

为常。但是却从来没有见到辅导员这样

对待我的。她对我总是面带微笑，轻声

细语，拍拍我的脑袋，叫我“金尧弟”

（金尧是我二哥，当时也在八中读书，辅

导员认识他）。每当这时，我心里总暗暗

下决心，一定要开始努力学习，遵守纪

律，当个好学生，不要让辅导员失望！

真没想到，我在辅导员的影响下，

自己也走上了从教的道路。在至今近四

十年的教师生涯中，我一直以吴辅导员

作为自己的榜样，坚持以爱生作为教育

的根本。因为从我的经历中深刻体会到：

教师只有对学生倾注了爱心，才能感化

学生，使学生主动接受教师的教育；否

则，如果一个教师只会板着脸训学生，

甚至体罚学生，把自己与学生对立起来，

那是永远教育不好学生的。

记得 1992 年，我带福建师大历史系

大学生到光泽三中教学实习。当时，光

泽三中初二有两位男生因偷学校附近农

民的一只鸡，拿到后山烧烤着吃，被学

校要处以开除学籍的处分。我得知这一

消息，觉得如这两位男生被开除，以后

失去学习的机会，走上社会，更可能变

坏，因此，要求学校将他们留校察看，

由实习队来教育帮助他们。当我们得知

他们因家穷吃不饱饭而偷鸡时，就从关

心爱护他们入手，让他们与实习队一起

用餐，改善他们的伙食，并为其中一位

近视的学生配了一副眼镜。经过一个多

月的爱心教育，当我们实习队离开光泽

三中时，两位学生抱着我们痛哭，决心

好好学习，不辜负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实习队的一位大学生以后数年与这两位

学生保待通信联系，直至这两位学生分

别考上福州大学和福建师大。

1966 年，因文革的爆发，辅导员和

我都离开了福州八中，从此劳燕分飞，

天各一方，我再也难以见到辅导员了。

但是，我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会不时

思念她，因为我感恩，她改变了我，使

我走上了爱学习的道路，使我成为一个

懂得用爱心去教育学生的教师，使我成

为一位大学二级教授、江西省师德标兵。

我曾两次在老家学军路附近匆匆碰

到她，但没有勇气过去叫她。因为我担

心她忘了我，或者是我认错人了。两次

事后我又很后悔，即使辅导员忘记了我，

或者我认错了人，也没关系，我应当迎

过去叫她，因为这样偶然邂逅的机遇太

难得了！尔后，学军路拆迁，横街改造，

居住在那一带的人都散居各地。我才意

识到茫茫人海，今生今世可能很难再见

到辅导员了，很难再有当面向她表示感

恩之情的机会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今年一次偶然的

机会，我加入我们初二丁班的微信群，

大家筹划着在 2019 年元旦假期举行一次

同学聚会。我想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终于在几位筹办聚会的同学热心寻找下，

联系上了吴辅导员，并邀请她也来参加

聚会。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思念五十余

年的辅导员，紧紧握住她的手，发自肺

腑的感恩之言却说不出口。现在只能聊

借手中秃笔，一吐衷肠：吴辅导员，我

没有辜负您的爱护教育之恩，这就是对

您最好的报答！

对于辅导员来说，她当时那么有爱

心地对待学弟学妹，可能自己觉得没什

么，只是应该做的份内事，不久就会在

记忆中消失；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是

很可贵的，这种爱心对于当时正在成长

的我们身心，影响至关重要，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吴辅导员这种对学弟学妹的爱是十

分纯真的，是一种大爱，对于一位绵历

世事、年龄将届古稀的我来说，现在回

忆起来，倍感珍贵！一个人必须珍惜一

生所遇到的人，尤其必须珍惜在你人生

道路上帮助过你、对你有影响的人，必

须感恩这些人。

（草就于 2019年元月 7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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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的年
和不变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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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病了，在除夕前夜。这似乎成了习俗

一般的魔咒在每年的冬灵验着，少有失灵。午夜时

在床上，堵塞的鼻子，发炎的咽喉，朦朦胧胧低烧

着，却没有一丝朦胧的美感，难受的我单纯地“辗

转反侧”着，不知最后是何以入眠。

大寒未寒，再一睁眼却已是除夕了。春风尚

凉，但屠苏酒已在炉火上温着了。我看向挂钟，九

点出头，再透过略有水汽的窗扉看向街坊邻里的

门屋，那是零散人家把新桃换了旧符的巷陌。思绪

再以此延伸至自家光洁的门扉，愈发觉得是有几

分许多人说的“年味淡了”的意味。可其实说“年

味”淡了吧，也不然，毕竟鼻尖时不时地抱怨着硫

磺的刺鼻味。我穿着并不算厚实的睡衣，两手环抱

着，可能还略微地弓着腰，看向沙发上的父亲，带

着极重的鼻音随口道：“爸，又除夕了，好快啊。”

父亲抽着烟，刷着手机，手机旁放着一个“熊

猫”样的打火机。他很敷衍地“哦”了一声，作是回

应。我则是不在意地接着道：“你昨天不是说想看

《复联 3》吗，我直接在爱奇艺上给你买了，便宜得

很，也才两块五，你把我电脑开了便可以看了。”父

亲听到这里才有了反应：“《金刚 2》有吗？我看预

告片很有意思的样子？”

“《金刚》没第二部啊，你说的是那部《金刚大

战哥斯拉》吧？得了吧，这片子我听名字就觉得挺

雷的……况且还没上映呢，明年的事。”

一段寻常的对话在跟寻常日子一般的除夕的

早晨发生，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甚至没有一点年

味，乏趣得很。只是这在几年前却是寻常见不到

的。

我曾很长一段时间和我的朋友“1900”持有一

样甚至更片面的观点，那就是“妈妈是跑得最快的

马，你把赌注压在妈妈身上，是不会输的。”于是我

把我的筹码一股脑的“梭哈”，全推在了“妈妈”这

匹马的上头。这般我自然没有多余的筹码去压在

“爸爸”身上了，毕竟赌徒往往是缺乏理智与判断

力的，而当时的我是个十足优秀的赌徒。

最初一切并非如此，相反我喜欢“爸爸”远胜

于“妈妈”。尤其每逢过年时候，吃的玩的总少不

了，那时春节不是一天的，反正年前年后天天都是

春节。“爸爸”会带着我买许多好吃的自不要说，还

会陪我放烟花和鞭炮，这基本上是一整年来最有

趣的活动。鞭炮的声声脆响像是小小少年郎披荆

斩棘的勇敢，东风夜放，握住手中的火树银花更是

像轻而易举地把幸福握在了手心。幼儿园的最后

一年我因肺炎住院，因害怕针头插入皮肤的短短

一刹而哭闹不止，“爸爸”便在我每一天吊瓶结束

后不知从何处掏出一些“动物”给我，各式各样的，

有威风的狮子老虎豹子也有憨厚的老牛大象，这

些“小动物”往往一次能出现好几个，最后的四天

更是每天一只“大动物”，栩栩如生的青蛇与眼镜

蛇，一只圆滑可爱的海龟，这些动物一天比一天精

巧，以至于后来的我开始期待一瞬疼痛后的惊喜，

而出院的那一天，在我满怀期待地看着细针插入

我的皮肤后，他扛着一只巨大的“鳄鱼”向我走来，

我至今仍记得我旁边那些小病友们蕴含着羡慕惊

讶害怕等不一而足的眼神，那一天我的喜悦像是

大年晚上的烟花，观之绚烂多彩，闻之透彻云霄，

声久不衰，年年如此回响至了今日。而这些守护我

的动物们，也仍安静地驻守在我的家与我的心房

之中。

只是峰回路转，不见君子。当我自以为懂事的

时候，我变得瞧不起这个男人。那个“儿童强不睡，

相守夜欢哗”的可爱小子不见了，多了一位腐儒小

夫子，认为这个男人没用，总觉得男人说话办事都

很不利索不漂亮。老夫子和小夫子之间没有什么

相谈甚欢，有的只是“文人相轻”的相看两相厌。我

初中那一年，爱逞强的小夫子却病倒了，又是一场

大病，先在 ICU 躺了两三天，再转到普通病房躺

了四五天。“江山不幸诗人幸，诗人不幸江山幸”，

因为小夫子的“不幸”，我家的“小江山”得以安宁。

老夫子放下了党派之见，对小夫子加以照料。在最

后几天，除了打吊针外不必时时刻刻窝在病房时，

我才能开始进食，但却又有极其苛刻的要求。在此

前一周除了打葡萄糖和喝水以及牛奶，真正可以

算是“滴米未进”的我因种种医嘱感到烦闷不堪，

于是当老夫子问我“要吃些什么”时，我干脆恼火

地说“不吃”。他反复地问，我反复地答，最后他无

奈地叹了一口气，伸出手想要抚摸我的脸，我则是

愤怒地反手拍开。左右政党停战协议于此时撕毁，

他爆发般地呵斥我，我则是不甘示弱地回骂道：

“你这个没用的男人，我瞧不起你啊！”老夫子像是

被戳到了痛处，伸手一巴掌便甩了过来，我流着

泪，倔强地瞪着他怒喊道：“你除了打亲儿子还有

什么能耐？”他的手掌硬生生地止在我的脸庞一

侧，我强迫着自己以免不争气的眼皮因恐惧感而

颤抖，强劲的风犹在刺我脸庞，像是 DVD被看客

按下了暂停键一般时间定格在了那里，两人相顾

无言。良久，胜负揭晓了，这场争执是以小夫子的

惨胜告终的，他失魂落魄地走了。他可能到外头去

抽了根烟，也可能是去砸一些不值钱的玩意以此

泄愤。我待在原地楞楞无语。那一年在我躺在病床

上的时候，家乡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下了大雪，我

看着一个个朋友发来的照片，看着他们打雪仗堆

雪人，看着他们足以融去冰雪中寒冷的笑容，不知

欣喜的滋味。北风其凉，雨雪其 雱 。北风其喈，雨雪

其霏。可却没有人与我同行，与我同归。后来老夫

子向小夫子道歉了，说动手是不对的，他又带着落

寞的表情，是那么的悲伤，他以祈求的语气对小夫

子说道：“以后不要随便说瞧不起别人了，无论是

谁。”小夫子在那一刻仿佛听到了什么碎裂的声

音，却顽固倔强地不吭声。

孩时的日记本里生的喜悦与悲伤，永远都是

那么醒目也永远都是那么简单。就像我的朋友

“1900”所说，是钢琴的琴键一般，88 个，并不是无

限的，而你能在琴键上表现的音乐则是无限的。谁

都喜欢这样，简单的，快乐的，哪怕是悲伤的也是

目力所可穷尽的。可当我成长，当我远行，当我在

他乡，悲欢都淡了，城市却是变得那么大了，“有一

个太漂亮的女人，有一段太漫长的旅程，有一瓶太

刺鼻的香水，有一种我不会创作的音乐。令我恐惧

的不是我所见，而是我未所见”。甚至当我在一处

全然陌生的地方走至下一处拐角口我若不打滴滴

甚至不知道我该拐向哪一处！哦，别提地图，别提

地图。当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懂事的时候，我不想再

去下一处街口了，让我站在原地别动吧，让老夫子

去给我买几个橘子，我在那里歇会，等会自己也等

会他。

分久必合，大势使然之下，我和他的矛盾渐渐

缓和了。甚至在之后有了化敌为友的倾向。当我拿

到第一笔超过三位数的稿费时，我没有花费在其

他地方，而是花了许久挑了一个之宝的打火机给

他当作礼物。后来听我母亲说他收到的时候可高

兴了。我忽然联想到《闻香识女人》，那个两个男人

互相救赎的故事。我是查理唐，他则是唐中校。查

理唐或许比唐中校更富有朝气，更具有潜力，但人

生经验如何都是莫能望其项背的。“有风自南来，

飞蓬入我怀。胸中花骨朵，愿为君子开。”若单解窈

窕为美心美状之意，他则是一位“窈窕君子”，他教

我如何对待一个漂亮的女人，如何进行一段漫长

的旅程，如何应付一种刺鼻的香水。唐中校当然不

会探戈，但他却深知探戈的灵魂！当我在十字路口

犹豫不决，打算掏出手机使用“滴滴”直达终点时，

他却出现在我面前直起他的身躯说出了那段极其

经典的台词：“当我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总

知道哪条路是对的，毫无疑问，我知道，现如今你

也到了十字路口，你该选择的是一条正直的路，有

原则的路，通往个性之道。”唐中校教会我的远远

比我赠与他的要多得多。

临近午夜，我到厨房取水，又适逢父亲坐在沙

发上，他一边啃着我买给他的雪饼一边喝着可乐，

看着小说。一开始我还很惊奇他竟然喜欢吃这个，

笑话他问他和我到底哪个才是长不大的孩子。我

看着他的小说封皮随口问道：“马伯庸的《长安十

二时辰》你有看过吗？他写的长安挺符合我心中的

长安的。”父亲想了想确定自己没看过后给了我否

定的答复，并表示看完手中的可能会去看看，又问

我道：“《龙族》出了吗？”我则是笑了笑：“没呢，江

南老贼在网络上一天一小更似乎，要久着呢……”

话未说完，秒针在今年最后华丽地转了一圈完成

了谢幕，新的一年于此时来临，本就声势不小的鞭

炮声达到了高潮，一波波如浪潮卷来打在房屋前

阳台上窗户外，卷起浩浩荡荡的千堆雪，盖过了楼

下搓麻将的声响，像是六点五吨的炸药同时引燃

奏响了维吉尼亚号的绝唱。只不过我并未长眠海

底，因为我选择了离开航船，走向大城市，走向一

个个街口。我的朋友“1900”则是选择了留下，留在

了维吉尼亚上，留在了过去的时间里。未见得他就

是错误的，但我选择了离开有限的琴键，想去大城

市寻找一个漂亮的女人，完成一段漫长的旅程。

小年早在昨日的昨日了，它已不小了，大年也

已然长大。但春节始终还是不变的，无论别人怎么

说年味怎么淡，春节始终都在，一直都在。那一年

我听到的碎裂声响，可能是来自我的固执，若真如

此，善也，不是有言“碎碎平安”嘛！我看向我的中

校，我的老夫子，我的爸爸，许下心愿。我和他都曾

离开过这个家，走去很远，彼此也离得很远。流年

几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好在西风将止，春风将至，

桃花将醒，夫子将归，宜其家室。星月皎洁，银河在

天，窗外满是喧嚣，但窗内却是四下无声，声在心

间，一片像是处于世外桃源的宁谧。我右手虚握，

左手覆于右手面，轻轻一揖，满面笑容：“爸，新年

快乐！”父亲则是笑出了皱纹：“你现在拜年也没红

包拿啦！”

我默念我许下的愿望———不准老，不准死，让

我来孝顺。

峰回路转，不见君子；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卉

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陇上花开，夫子可缓

缓归矣。今年的春，如期而至，大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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